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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的城墙断断缺缺袁 失修多年了遥 北门口袁 早先就是城
墙的北门遥 出了北门口袁 是一条通往永顺府的车马道遥

北门外袁 半里远有一个小村袁 叫小北村遥 小北村二三十户
人家袁 挤在大月坡南麓一小块较平缓的台地上遥 除了居中的地
方有三栋三柱四卦的小瓦房外袁 其余全是茅草房遥 这些房子的
柴草间袁 码墙的砖头袁 有很多又厚又大的老城墙砖遥 打猪槽的
长条石袁 或许就是二月坡坡脚旧城墙的墙脚石遥

小北村往东一条小径袁 半里多路程下到纸坊溪入酉水河的
野大河口冶 袁 一座横跨两丈多的石拱桥连通两岸遥 这一截河叫
喜鹊溪袁 桥名喜阳桥遥 桥这头有一大片菜地袁 养活小北村一村
人袁 城里一大半的瓜菜都出在这里遥 桥那头有个小码头袁 可泊
五六只小渔船遥 过桥便上山袁 河岸是十多丈高的绝壁袁 曲折向
上二百多级依山凿就的石台阶直伸到绝壁顶上遥 绝壁顶上竹林
树丛之中袁 依稀可见几幢茅房瓦舍遥 这里神神秘秘住着二十几



户人家袁 也是一个小村子袁 叫喜阳寨遥 几脚路就过了寨袁 再往
前袁 就是芭茅小路袁 荒山野岭了遥 这条路是下罗依溪码头和王
村码头的旱路遥 旱路下罗依溪四十五里袁 下王村九十里遥 旱路
几乎全是傍河而走袁 因此袁 水路和旱路一样远近遥 有时候要赶
急货袁 雇人从旱路上背回来袁 脚码钱虽然贵一些袁 但比走船起
码要提前七八天遥 几十里水路袁 三停中两停半是险滩急流遥 要
靠一纤一纤地逆水往上拉船遥 像绕鸡笼那样的硬水滩袁 背着
纤袁 趴在地上袁 二十根指头全抠进石头里袁 莫讲上前半步袁 只
要钉住船莫让它往后退袁 有时候一钉就是半天遥 十几个全身精
赤的纤夫拱着黑漆漆的脊背和太阳较劲袁 憋得太阳也汗水吧嗒
吧嗒往胯裆下滴到石窝窝里袁 不到半里路的一条滩袁 一天下
来袁 天未亮爬起袁 出星子时爬到滩头是闲常事遥 走水路虽然费
时袁 但省钱袁 不到万不得已袁 货主谁也不想把货赶得那么急袁
走旱路货比走水路的还是少得多遥

喜阳寨全寨人都姓龚袁 据说是两百年前袁 三个一身是伤尧
衣不蔽体的大汉从外地跑到这个地方袁 插竹为棚袁 斩荆辟土袁
住了下来袁 发了这一寨龚姓子孙遥 小寨子的人从不与外人往
来袁 或渔或猎袁 自给自足遥 他们少与外人往来袁 外人也很少到
这个寨子去遥 这里与城里虽不到二里地袁 很多城里的娘们儿袁
从生到死袁 还没到过喜阳桥袁 还没见过传得有些神乎乎的喜阳
寨人遥 据说一百年前县上修县志袁 才把这个当时才十来户的小
村子袁 叫做喜阳寨遥 县上把它取名喜阳寨袁 寨上人谁也没把它
听入耳去袁 仍是自顾自地把它叫做龚家坳遥 横看竖看袁 小寨里
的人都有些犟头犟脑的遥 他们绝不是本地的种袁 男人们一个二
个都长得牛高马大袁 脚板板都有一尺来长袁 手膀子都起南瓜瓣
子遥 粗眉大眼袁 鼻梁挺直袁 天生一股蛮气雄气遥 只是外人看
来袁 从未见他们开过口袁 以为都是哑巴遥 但是好几个猎人却
说袁 在他们寨子里袁 男男女女都喜欢唱山歌袁 调门子和城里人
差不多袁 只是唱得雄一些袁 有几个很会作词袁 恐怕城里的歌王
何全全都很难比得过遥 猎户侃起来袁 像在夸自己遥 其实袁 他们



在龚家坳已交上几个朋友了遥 他们说袁 是唱着山歌打进去的袁
小寨人也因为对歌的迷恋袁 开始接受了外人的造访遥

现在是又过了一百年袁 一直蒙在迷雾中的小寨袁 那雾袁 渐
渐地开始消散了遥 据说袁 开寨辟土的那三个老太公袁 是三个亲
兄弟袁 因为避仇家袁 从大老远逃了过来遥 他们原本不姓龚袁 取
姓龚隐了原来的姓遥 原来究竟姓什么袁 谁也说不清楚袁 后世的
人袁 只知道姓龚了遥 本来是连通大河的一截水路尧 山路袁 二百
年后的龚姓人袁 有的往内去袁 进了城袁 有的往外走袁 下河行
船袁 走得更远了遥

北门口外车马道的一侧靠在大月坡坡脚袁 一侧悬在大月坡
和二月坡交接处的峡谷上遥 可能是车马道划了一条端线袁 因
此袁 峡谷并不显现得怎么深袁 两个坡隔得又不甚远袁 峡谷倒像
个土坑遥 县上的杀场就设在北门口的峡谷里遥 没有人收的无主
野尸都埋在峡谷里袁 于是袁 这里便有了个 野万人坑冶 的名字遥
野万人坑冶 平日是没人敢来走动的袁 但到了杀人这一天袁 两边
坡却总是站满了看热闹的人袁 成了县城一景遥

今天袁 又要杀人了遥
天还没睁开眼睛的时候袁 习惯睡懒觉的城里人都被惊醒

了遥 县衙门的哨楼上吹响了第一道 野乌勒袁 乌勒袁 乌乌勒冶 的
牛角号遥 听到这种号声便如开春听到阳雀叫一样袁 一城人都有
些兴奋袁 没有哪一个因为吵了瞌睡而骂一句半句娘的遥 也像人
们把阳雀的咕咕咕的叫声听成人的自己的语言要要 野包谷尧 包
谷袁 快种包谷冶 一样袁 野乌勒袁 乌勒袁 乌乌勒冶 的杀人号被翻
译成了 野挨刀袁 挨刀袁 挨挨刀冶 袁 杀人号被小山城人叫做挨刀
号遥

县衙门的章法是袁 杀人这一天袁 挨刀号要吹三道遥 第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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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吹过了袁 在寅时遥 老辈人讲袁 寅时是虎时袁 寅时吹号袁 借虎
威以镇邪遥 第二道挨刀号规定在巳时袁 巳时属蛇遥 蛇是极阴之
物遥 这个时候吹号袁 是阳间判生死的阎王和阴间勾生死的阎王
通气袁 阳间通知阴间可以勾命袁 可以派阳五猖取魂阴五猖锁魂
了遥 巳时是牢头给死囚送最后一次 野上路饭冶 的时刻袁 其实袁
大多数死囚这时候早已魂游身外袁 吓成一摊稀泥了袁 哪里还吃
得下饭浴 临上刑的死囚袁 会让他饱吃一顿袁 不会让他做饿死
鬼遥

今天的这两个死囚绝对例外遥 今天的这两个死囚袁 绝对的
不同一般的死囚袁 绝对的是两个钢打骨头铁装筋的硬汉子遥

巳时的挨刀号响过之后袁 小山城那条狗肠子街两边站满了
人袁 菜青色的大脸小脸上都泛着红光袁 迎接新上任的县太爷是
这个阵势袁 送死人上路也是这个阵势遥

小县城只有一条独街袁 县城本来就是建在两条山脉的夹缝
中的遥 夹缝不宽袁 三块青石板铺成的街面两边袁 差不多也就各
够竖一栋房子遥 夹缝东高西低袁 说长不长袁 说短不短袁 城里城
外五里长的一条曲曲弯弯的街袁 只有城中间半里长的地方不要
上下石台阶袁 但也是一截冬天结冰了便不敢乱走的滑溜溜的斜
坡遥 南门外的那一截街袁 其实就是一架石梯子遥 里把长的街袁
由下上到顶袁 由顶下到底袁 有人数过袁 有两千七百八十级台
阶遥 因此袁 这截街又叫做 野两手爬死冶 遥 西门外到河码头的那
一截街要好一些袁 没有那么陡袁 却也是一截台阶一截斜坡袁 难
得找到几处平脚路遥

有一条小溪与县城擦边而过袁 叫纸坊溪遥 纸坊溪溪流潺
潺袁 溪水清清遥 溪流靠近东门的地方袁 每隔十来丈远便有一座
碾坊遥 碾坊便是在溪流中间堵一截小水坝袁 围一条小水沟袁 那
沟水够冲动水碾就成了遥 溪水从不断流袁 筑坝其实不为了蓄
水袁 只是稍稍提高一点水位遥 即使上家碾坊不开碾袁 关了闸袁
那水袁 也自会从堤坝上溢出袁 不会影响下一家碾坊做功夫遥 全
城人吃的米袁 都是从这几家碾坊碾出来的遥 碾坊的坝塘是娃儿



们泅水扎猛子抓白石子养水性日后好上大河求生活的天堂袁 小
溪边尧 河堤上的大青石板是姑娘媳妇们天然的捶衣石遥 从独街
南头岔二十几级台阶便出南门下到纸坊溪了袁 姑娘媳妇细儿小
女们方便得很遥 出西门沿街而下半里多路袁 是为小县城养出了
麻纱布匹桐油盐巴几户大商家还有一户钱庄老字号的河码头遥
河叫酉水河袁 据说是秦时因为出青酒醉倒了秦始王而得的名遥
酉水河可以跑大木船袁 上承龙山里耶龙头大镇袁 下达常德尧 沅
陵闹市袁 是小县城买进卖出和极少数人出去闯世界的惟一通
途遥 说巧也不巧袁 现在这一任知县刘大人就是常德人袁 就是从
常德坐船看着十几个纤夫背了三十多天的纤袁 从下酉水拉到上
酉水来的遥 而常德府的府台黄大人袁 却是从酉水走出小县城袁
在外面出了头的最大的官遥 据说袁 刘大人和黄大人是同科进
士遥 独街除了南门下纸坊溪一条岔道外袁 靠街的中段两个山脉
弯弯曲曲的夹缝中让出了一小块平坡地袁 老天爷专门安排了这
一点点地方好修县城的首府要要县衙门遥 县衙门前的一截街不
长袁 用县民们的俗话讲袁 只有一泡尿远袁 叫衙门街遥 衙门街向
外延伸一点点袁 贴着二月坡脚再拐一杆烟的路袁 就是北门口
了遥

照说押死囚上路袁 出衙门到北门口很近遥 但是不然袁 县里
的章法袁 凡是押死囚上杀场袁 先要游一趟大街遥 线路是出衙门
街袁 到独街上到东门口袁 再折回来下西门到河码头袁 再折回衙
门街上北门口刑场袁 这样一个来回袁 差不多半个时辰过去了遥

大部分死囚袁 不等押进街口袁 两条腿就拖不动了袁 全靠两
个凶神恶煞的衙门兵勇袁 一边一个架着走遥 实在架不动了袁 上
台阶时袁 紧跟后面的人屠夫要要牛棒腿便出手一提溜袁 再重的
家伙袁 他也不在话下袁 他有的是力气遥 这一方山水的人把鸡腿
叫做鸡棒腿袁 因为那东西很像一个棒槌遥 牛腿倒没有牛棒腿的
叫法遥 因为被唤作 野牛棒腿冶 这个人屠夫的腿很粗袁 有水桶
粗袁 且长满了棕黑色的长毛袁 于是不知是谁给他取了这个诨
名袁 也就叫开了遥



今天的这两个死囚袁 游了一趟街袁 一直走到北门口袁 还一
脚扬起一坑灰袁 踏得地面啪啪响袁 尤其是那个满脸硬胡子尧 年
纪大一点的袁 边走边唱山歌袁 引来跟在后面的看客们一阵阵地
喝彩浴 就连紧跟在背后的人屠夫牛棒腿也忍不住叫了起来院
野龚家坳人袁 老子佩服袁 狗日的袁 再唱袁 再唱浴 冶 大胡子死囚
猛然停了下来袁 回过头袁 桐油球球大的眼睛盯着牛棒腿袁
野啪冶 一口痰袁 正吐在牛棒腿的鼻头上袁 震得牛棒腿猛地退了
一步遥 野嘴巴放干净点袁 我问你袁 哪个是狗日的钥 答不出来袁
老子一腿蹬断你狗腿巴骨浴 冶 一口软痰袁 竟如一粒石子袁 打得
一向自认是全县城第一大力士的牛棒腿袁 踉跄后退不算袁 还打
出了一脸鼻血遥 围观人众中的烧热湾猎户麻豺狗第一个喝出彩
来院 野恶蛇噎噎吐噎噎吐噎噎吐信浴 厉噎噎厉害浴 冶 麻豺狗说
话结巴袁 平日很少开口遥 牛棒腿被大胡子一声断喝袁 确实有点
怯袁 但见那么多人瞧着他袁 这脸面往哪里搁钥 被一口痰猛然打
晕了的牛棒腿哪里吃过这种亏袁 做梦也想不到让他吃亏的竟是
马上要成为他刀下之鬼的死囚犯浴 只见他一蹦而起袁 马步一
扎袁 鬼头大刀呼啦晃了一个花圈袁 叱一声向前斜劈一刀遥 一招
一式袁 穿风挟气袁 直待把架势摆稳之后袁 他这才横眉鼓眼袁 破
口一声院 野狗噎噎冶 牛棒腿刚脱口一个 野狗冶 字袁 接下去骂人
的话突然被噎住了袁 只听得 野啪冶 的一声响袁 牛棒腿一屁股跌
坐在泥地上袁 那炫耀身份从不离手的鬼头大刀也扔到了旁边袁
他两只手抱着右小腿凸在前面的那条穷骨头袁 龇牙咧嘴袁 野唉
呀呀浴 冶 嗷嗷直叫遥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袁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袁
没几个人看得清楚袁 都傻张着嘴袁 好像白日见鬼一样遥 仿佛有
一道黑影在牛棒腿的刀上一闪袁 牛棒腿便屁股坐地上了遥 肯定
不是大胡子袁 大胡子肯定一动也没动遥 而他旁边那个年轻一点
的死囚袁 此时还背对着牛棒腿袁 痴痴地望着大月坡袁 这一切袁
好像与他毫无关系遥 但是袁 人群中袁 有两个人看清楚了遥 一个
是猎户麻豺狗袁 一个是西门口杀猪卖肉的朱屠夫遥

朱屠夫说院 野麻雀屁眼屙鸡蛋要要看不出来袁 看不出来遥



狗日的龚老二身手这么厉害浴 不比他大哥弱袁 不比他大哥
弱浴 冶

麻豺狗结巴着说院 野这招倒噎噎倒踢腿要要如来噎噎放噎噎
放屁遥 冶

朱屠夫把话接过来院 野如来放屁袁 失传了几十年袁 要不是
平着拍下这一刀袁 狗日的牛棒腿早就黄瓜打大锣要要一打两段
了遥 冶

野豺狗袁 他们如何捉住这两弟兄的钥 冶 朱屠夫问遥
麻豺狗压低了嗓子院 野黄幺胡子设了个套遥 搞得赢龚家坳

这两兄弟钥 一百个山麂子有尧 有卵用尧 老子一条赶尧 赶肉狗放
出去袁 撵得它狗尧 狗日的满坡满岭屙尧 屙滴滴尿浴 冶

野轻声点袁 人多口杂袁 不是老子怕事遥 冶 朱屠夫抹了一下
络腮胡子袁 突然提大了嗓门袁 野老子懒得和这些狗杂种劳
神浴 冶 说着袁 恶狠狠地骂了一句院 野猪日的浴 冶 但见二十几个
押阵的衙兵袁 刀刀棍棍袁 把死囚两兄弟团团围住遥

两个死囚是俩兄弟袁 龚家坳人袁 姓龚遥 哥哥龚老大袁 弟弟
龚老二遥 龚老大袁 一脸硬扎扎的大胡子袁 外相上看不出究竟有
多大年纪袁 三十几钥 四十几钥 抑或才二十几钥 龚老二肯定是出
牢房前刚剃了胡子袁 淡青色的唇口尧 下巴尧 腮帮袁 把一张俊脸
衬得越发稚嫩袁 一眼便看得出来袁 最多二十二三遥 老二的那张
脸真的英俊啊袁 那脸型袁 说是瓜子脸袁 但又不嫌尖细袁 不嫌娇
柔遥 说是国字脸袁 却又不嫌硬削袁 不嫌凶霸袁 总之袁 是女人们
最喜欢的那种阳刚气十足又叫人心痛的男人的脸型遥 一对眉
毛袁 黑黑的袁 但黑得恰到好处袁 不是那种墨黑墨黑的黑得那么
傻遥 眉毛明显地往太阳穴向上扬起袁 但扬得又不太高袁 不是那
种高高扬起的英雄眉袁 让人抬着头有些心怵地看着他是一条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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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子大将军打虎将遥 那双眼睛大大的袁 眼珠子黑黑的袁 是微微
向外挑起的双眼皮丹凤眼袁 像关公的那对眼睛遥 但不像关公那
样时刻醉邪邪地眯缝着袁 让人想着关公好像时刻都在想着杀
人遥 老二的这对眼睛像纸坊溪青幽幽的犀牛潭遥 黑黑的眼珠
子袁 像坐在水潭中那尊会说话的犀牛石遥 犀牛石是纸纺溪所有
的流水都要去以它自身的礼仪形式去朝拜要要舔摸一下的神
石遥 那泛着浅浅的青蓝色的眼白袁 便是犀牛潭一潭透明的潭水
了遥 潭水是清的袁 是流动的袁 是会唱歌的遥 老二的那对眼睛袁
不但好看袁 而且鲜活灵灵的袁 那里面袁 肯定养的有鱼袁 养的有
虾遥 莫看他此时清冷冷地紧绷着脸袁 但那凝望着远山的眼袁 在
刀棍剑戟中还是那么平静尧 那么青幽袁 是鱼是虾袁 肯定还想往
里面钻遥 这口潭尧 让人觉得水底里肯定埋的有把人都吸得进去
的磁石遥

难怪小北村的大美人水秀袁 方圆百里人见人爱的姑娘袁 不
要官不要财袁 就要这个龚老二遥

麻豺狗和朱屠夫的一番议论袁 旁边有人听出了一些门道遥
很多人把眼光转向这个一直不声不响的龚老二遥 这个龚老二袁
一个无影无形的倒踢腿袁 踢翻了武功不弱的人屠夫袁 修炼到了
静如古松老柏的境界袁 一点点声色也不露遥

野二十才出点头的嫩秧秧袁 练了这一身硬功夫袁 娘卖的袁
可惜呀浴 冶

野要不是为了水秀袁 真值不得摸黄大人的老虎屁股袁 把老
天爷给下的这么这块好坯子搭进去袁 狗日的浴 冶

野要是为了争水秀袁 你愿不愿意把命都赌进去钥 冶
野愿袁 怎么不愿袁 愿呀浴 不过噎噎冶
野不过什么钥 冶 朱屠夫接过话袁 野三癞子袁 你那根软鸟袁

到这里充什么硬行头钥 猪日的袁 你只敢到外头擦擦边袁 过过口
瘾袁 你敢一杆子戳到黄幺老虎屁股眼里去放水钥 猪日的浴 冶 说
着一巴掌慢慢扇过去袁 野癞蛤蟆想天鹅袁 水秀也配你猪日的多
嘴多舌浴 冶 朱屠夫那巴掌真有蒲扇大袁 在三癞子头顶上遮了一



大片阴遥
前面闹哄哄地阻了道袁 早有人报给了坐在黑呢轿子中的县

太爷遥 亲兵立即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辟出一条道来袁 刘大人走
到前面一看袁 被围住的两个死囚袁 静静地站在中间袁 手仍然被
反绑着袁 那插在背脊上的夺命牌仍然插得很正袁 一点也没有歪
斜遥 没事遥 继续上路遥 刘大人抬头看了看太阳袁 隔正中袁 只有
两三丈远了遥

行刑的地点在万人坑坑底遥 坑底中没有再堆一个土台袁 反
正四周看热闹的人站的位置都高遥 县太爷监斩的勾命台设在万
人坑靠二月坡脚一侧袁 正对着北门口车马道遥 四根楠竹竿临时
撑了个白布遮顶的凉棚遥 二月坡脚是一块斜坡袁 衙门通北门口
的路是一个台地袁 台地到坑底也是一个坡面袁 北门外车马道的
路坎下袁 也是往坑底斜下去的坡面袁 这些坡面上都一层层站着
看热闹的人遥 只是两个坡脚的北向是个豁口袁 三面站人袁 一面
豁口可以跑骡马遥

朝着豁口往外望袁 但见小北村口放着两口黑棺材袁 几十个
人静静地站在棺材后面袁 靠棺材最近的有十来个身穿麻布孝
衣尧 头戴麻布孝帽的大人和孩子遥 二十来个身穿红马褂的兵勇
一色长梭镖袁 拦在车马道上遥 县里的七八十个兵勇除几个守衙
门牢房的外袁 全都放在刑场上了遥 小北村这帮兵勇袁 听说是从
邻县借来的苗武师袁 主要是怕龚家坳的人劫法场遥

本来袁 收尸的棺材是可以放进刑场内的袁 收尸的亲属也可
以进入刑场遥 今天袁 龚家坳收尸的棺材和收尸的人袁 被远远地
隔在小北门遥 其实袁 龚家坳要劫狱尧 抢人袁 凭县衙门几十兵勇
几十根刨火棍袁 肯定拦不住遥 那为什么不劫狱抢人呢钥

就是龚家两弟兄要越狱逃跑袁 凭他们那一身上打八十八袁
下踢九十九的功夫袁 恐怕早就逃到下酉水洞庭湖东海昆仑山上
去了遥 那为什么不跑呢钥

跑钥 你没看见县太爷旁边那个瘦猴子八字胡袁 莫看他像个
八辈子没睡饱瞌睡的鸦片鬼袁 他就是 野铁拳一二三袁 打翻黔鄂



川冶 的那个常德铁拳门掌门人贺小全袁 江湖上人称贺铁拳的
人遥 拳头一碰袁 不是碎了指头骨袁 就是断了手杆筒子骨遥 那年
四省打擂台袁 贵州尧 湖北尧 四川三省的天字一号人物袁 一人只
对一拳袁 全都滚下了台去遥 黄大人把他派来袁 究竟是给刘大人
来帮忙压场袁 还是给刘大人施加压力钥 说不定遥 监斩官名义上
是刘大人袁 其实真正的监斩官是他贺铁拳遥

龚老二未必敌不过贺铁拳袁 不过袁 就算龚老大尧 龚老二敌
得过贺铁拳袁 龚家坳男男女女袁 老老少少袁 黄大人会放过吗钥

龚家两兄弟敢得罪黄大人袁 敢闯进他弟弟黄幺胡子的大院
子去抢水秀袁 出了乱子敢一杆子戳了黄老幺袁 或许早就有了杀
人偿命的打算遥

听说龚老二尧 龚老大摸进黄幺胡子院子里的时候袁 水秀正
从另一个方向逃了出去遥 听说水秀被追得跳了大河袁 听说几天
后在古丈响水湾涝起了一具全身精光泡得白渣渣涨鼓鼓的女

尸遥 落水死的人一般在落水附近的地方是找不到尸身的袁 落水
鬼必须在水底里先坐几天水牢袁 然后才会从下游很远的地方浮
出水面遥 不管男尸女尸袁 肯定都泡得很涨袁 肯定都是全身衣裤
鞋袜一根纱线都留不住的袁 响水湾捞起的这具女尸脸都被鱼吃
烂了袁 究竟是不是水秀还讲不清楚遥 又有人说看见水秀从豺狗
坡钻到树丛里去了袁 怕早就被豺狗吃了遥

黄家公馆修在上截街的豺狗坡脚遥 豺狗坡四面陡壁袁 刚好
靠街的地方有七八亩大一块台地遥 这块地方风水好袁 才出了黄
大人这么个大人物遥 早先袁 黄家也只有五柱八卦两进五间的一
栋大屋袁 黄大人在外面做了大官之后袁 把旁边的人家挤走了袁
黄家在这块七八亩大的台地四周打起围墙袁 修起了全县最大的
最气派最豪华的大院子要要黄家公馆遥

黄家就只两兄弟袁 老大就是黄大人袁 弟弟叫黄幺遥 这黄家
本来是想再 野邀冶 几个男丁出世来的袁 谁知直到他们的父亲七
十头上闭了眼袁 也没再 野邀冶 来一个半个袁 这个幺弟袁 倒真是
最小的老幺了遥 人称黄幺胡子的弟弟占了县城这块最肥的地袁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袁 黄老幺不过是背了个名袁 实际上是黄大人
给自己留的一条退路遥 你看袁 仅仅是居中的那三层四合天井的
主楼袁 谁也没有数清楚究竟有多少间房遥 仅这栋主楼袁 少说也
得花几十万两银子遥 因此袁 这座大院没有人叫它黄幺公馆袁 而
是叫黄家公馆遥 黄老幺当然不在乎袁 只要能作威作福就行遥

龚家两兄弟躲在黄家公馆后墙的时候袁 听见院子里吵吵闹
闹搞了好一阵子袁 好像是有人逃跑了遥 两人耐着性子等到三更
天袁 才越过两丈多高的围墙袁 跳进了院子遥 谁知老奸巨猾的黄
幺早已有了准备遥 虽然他是偷偷地把水秀姑娘抢来的袁 但他也
料到袁 只要龚老二听到了风声袁 肯定不会放过手袁 肯定会闯进
来拼命的遥

龚家两兄弟一跳进墙袁 便被套老虎的套网套住了袁 呼的一
下被吊了起来袁 吊在麻栗树一根腿把子粗的树枝上袁 离地有两
丈多高遥 套老虎的套子是用柴刀把子大的麻绳煮桐油结的网袁
网疙瘩有拳头大遥 拿老虎套套人袁 算是看得起龚家坳的龚家武
把子遥 守在那里的是从哄红苗寨请来的四个苗武师袁 亲亲四兄
弟遥 四兄弟都使梭镖袁 四杆五尺多长的长梭镖遥 在两个武师的
护卫下袁 黄幺胡子很快便赶来了袁 指着被网成一团吊在树上的
龚家兄弟说院

野两个小贼袁 私入民宅袁 该当何罪啊钥 冶
野黄老幺袁 狗日的老贼袁 你私抢民女袁 该当何罪啊钥 冶 龚

老二接着一声雷吼袁 野啊冶 一声袁 下面的人直被震得耳朵发
痛袁 脑壳发胀袁 人人心里都发怵袁 这是不是老辈人讲的武林一
绝要要雷公吼钥

野说我私抢民女袁 倒也在理袁 冶 黄幺胡子闭着眼袁 慢慢地
踱了几步袁 野看来不治你的罪袁 便要治我的罪礐遥 冶 跑了水
秀袁 黄幺胡子窝了一肚皮火袁 正愁没处出气袁 这时候碰上龚老
二这个死情敌袁 眼睛哪有不出血的遥 他依然慢条斯理地袁 仿佛
在心中探讨着难决之事袁 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遥 你们可是逼着
我封你们的嘴啊遥 冶 说着一扬手袁 依然是不紧不慢的声调袁



野那就放蜂子吧遥 冶
龚老二尧 龚老大顺着黄幺大人的手指抬头一看袁 顿时惊出

一身冷汗袁 只见头顶上吊着一坨桐油桶大的雷蜂子窝袁 朦朦胧
胧的月光袁 照着几只拇指头大尧 一寸多长的黑虫在窝边上爬来
爬去遥 这是些警觉性极高在外边值夜岗的守夜蜂袁 只要稍有动
静袁 千万只雷蜂子便会扑将出来袁 见谁蜇谁袁 蜇谁谁死遥 雷蜂
子战斗时嗡嗡怒吼袁 成群造势袁 那声音直如打雷一般遥 幸亏龚
老二刚才这一声雷公吼可能把雷蜂子们也吼蒙了袁 雷蜂子竟也
按兵不动遥 要是刚才雷蜂子动了起来袁 闻着人气便蜇袁 龚家兄
弟袁 就是没死袁 可能也只剩下小半条命了遥

护着黄老幺来的两个武师袁 在下面把裹着油纱的箭头点着
了袁 箭头上的油纱裹的是菜油和桐油的混合油袁 油烟特别大遥
箭头才搭上弓弦袁 还未射出袁 那油烟已熏得雷蜂子嗡嗡低吼袁
躁动不安了遥 眼看嗖的一声风响袁 那火箭钉得蜂窝猛晃遥 正当
黑压压的蜂群扑了出来的一瞬间袁 嘣的一声大响袁 吊着龚家弟
兄的那根刀把子粗的提网的纲绳突然断了袁 一团大黑影呼地掉
了下来袁 掉下地后又顺势一滚袁 滚进了旁边的水塘袁 在下面发
射火箭的两个武师袁 也被带进了水中遥 被激怒了的雷蜂子袁 跟
风而进袁 紧追着这团黑影扑了下来遥 钻入水中的人躲了灾袁 留
在地上的人却遭了殃遥 黄幺胡子和四个苗武师用手护着头脸袁
瞎着眼乱跑袁 巧就巧在黄幺胡子一头正撞在一个苗武师的枪头
上袁 一命呜呼了遥 这一下袁 不管是 野龚家两兄弟用枪把黄二大
人戳死了冶 袁 还是 野他们放雷蜂子把黄幺大人蜇死了冶 袁 反正
是龚家两兄弟杀了人遥 杀了人就要偿命遥 何况是杀了黄大人的
亲弟弟浴

勾命台的前面竖着一根笔直的杉木杆袁 是用来照太阳量时



辰的遥 当太阳正当顶袁 杉木杆下面差不多完全没有了阴影的时
候袁 便是杀人的正点要要午时三刻到了遥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逼
近袁 杀场上鸦雀无声袁 静得怕人遥 今日不同往常袁 连最会绷死
脸的人屠夫也绷不出死脸了袁 那脸上也流着汗袁 那眼神似乎还
有点茫然袁 无论如何也收不拢往日的神光遥

杀人场上突然哄了起来遥 但见朱屠夫端着两碗酒挤了进
来袁 走到龚家两兄弟面前袁 先把一只碗放在地上袁 两手捧着一
碗酒袁 把酒举过头顶袁 跪下来袁 在地上磕一个头袁 再站起来袁
把酒递在龚老大的唇边袁 野喝浴 兄弟遥 喝干了袁 再来几首袁 狗
日的痛痛快快地好走路袁 踩断他娘卖的奈何桥浴 冶 龚老大被绳
子绊着的喉骨动了几下袁 把一碗酒干了个底朝天遥 朱屠夫又给
龚老二磕了个头袁 也骂了娘袁 也干了酒遥 朱屠夫从来都是干亮
干亮的眼睛袁 即使喝醉了酒也是干红干红的没有湿润过的眼
睛袁 竟也有些湿润了袁 他猛一转头袁 回到圈子外面去了遥
野唱浴 冶 野唱浴 冶 野再来几首浴 冶 下河的死囚游街袁 不怕死
的袁 称雄的是唱大戏袁 这方山水的死囚是唱山歌遥

老大嗽嗽嗓子袁 唉呜呜歌头一起袁 跪着的他袁 竟站了起
来袁 旁边的大汉也没去摁他袁 不知是怕他袁 还是想听山歌遥

送郎送到十里坡

手捧凉水送郎喝

郎若喝下手中水

天干三年口不渴

野好歌浴 冶 野好歌浴 冶 成千上万的看客们喊得山响袁 只差
把万人坑抬了起来遥

麻豺狗对着朱屠夫喊道院 野谢你酒哩浴 好歌袁 传你后世
七袁 七代八代袁 祖宗有袁 有光遥 快回袁 回一首遥 冶

朱屠夫扭捏着身子说院 野我只晓得 耶刮掉黑毛白又白袁 一
打两开中间劈爷 袁 那郎呀姐呀那么深的歌袁 我哪里回得来礐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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